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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船瓜洲》是王安石的七绝
名篇，脍炙人口，并入选中小学语
文教材。不过，关于此诗的文本，
其实一直存在疑问。王氏文集的
各个版本，收录此诗，均作：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自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文集》卷二十九，中
华书局 2022 年版，第 483 页）

只有南宋洪迈《容斋随笔·续
笔》卷八所载，文本略为不同：

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
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
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
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
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
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
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

“绿”。（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320
页）

据洪迈所言，“春风自绿江南
岸”，作“春风又绿江南岸”。如
今，这已成为《泊船瓜洲》的通行
版 本 ，并 被 树 为 诗 歌 炼 字 的 典
范。之前，吴小如、赵齐平、陶文
鹏等学者均曾指出，根据王安石
文集诸版本，“又绿”应为“自绿”，

“自绿”的艺术表现力并不逊于
“又绿”。（《读书丛札》，北京大学
出 版 社 1987 年 版 ，第 240-242 页 ；

《宋 诗 臆 说》，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1993 年版，第 125-139 页；《文史知
识》2012 年第 7 期《春风自绿江南
岸—王安石〈泊船瓜洲〉赏析》）然
而，“又绿”亦有诗歌草稿为据，仅
凭版本，难成定谳。

进一步辨析、澄清诗歌的异
文，不妨从此诗的作年及背景入
手。对此，学界素有两说，争执
不下。或认为，此诗作于神宗熙
宁元年（1068），当时王安石自江
宁被召还京城，任翰林学士，泊
舟瓜洲。（李德身《读〈泊船瓜洲〉
的 作 年 、主 题 和 艺 术 价 值》，《文
学 遗 产》1991 年 第 3 期 ；赵 齐 平 ：

《宋诗臆说》第 126 页）或认为，此
诗 作 于 熙 宁 八 年（1075）王 安 石
复 相 时 。《宋 诗 鉴 赏 辞 典》评 析
道 ：“ 这 首 诗 作 于 熙 宁 八 年 二
月，……神宗下诏恢复王安石的
相位。……诗人感到欣喜。他希
望凭借这股温暖的春风驱散政
治 上 的 寒 流 ，开 创 变 法 的 新 局
面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1987 年
版，第 207-208 页）

后者的论证，主要根据王安石
复相的时间及行程：

王安石第二次赴京拜相，恰是
在早春二月。南宋著名史家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
载：“熙宁八年二月癸酉，观文殿
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
石 依 前 官 平 章 事 、昭 文 馆 大 学
士。（略）翌日，上遣勾当御药院刘
有方赉诏往江宁召安石，安石不
辞，倍道赴阙。”熙宁八年二月癸
酉是二月十一日，使者至，则王安
石立即从江宁出发，倍道赴京，其
时定在月中。瓜洲在江宁下游，
顺水行船自然不费时日。所以船
经瓜洲夜泊时，即使是刚刚过十
五、六夜，也是明月之夜。既然明
月当空，诗人抒“何时照我还”之
情自然而然。（朱 明 伦 ：《王 安 石

〈泊船瓜洲〉考辨二则》，《辽宁大
学学报》1991 年第 6 期）

以上看似合理，实则颇有漏
洞 。 熙 宁 七 年（1074）四 月 十 九
日，王安石罢相知江宁府（《续资
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二，中华
书局 2004 年版，第 6168 页），翌年
二月十一日复相。（《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二百六十，第 6336 页）十
二日，“上遣勾当御药院刘有方赉
诏往江宁召安石，安石不辞，倍道
赴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
百六十，第 6336 页）那么，王安石
具体哪天，自江宁启程赴京呢？
上述所谓“使者至则王安石立即
从江宁出发，倍道赴京，其时定在
月 中 ”，仅 是 揣 测 之 辞 ，并 不 正
确。因为神宗派遣的使者，赉诏
赶往江宁，路程遥远，需要一定的
时间，至少十天（详下）。“定在月
中”，决无可能。幸好，《景定建康
志》卷十二有明确记载：“八年三
月一日赴阙。”（《宋元方志丛刊》，
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486 页）即
王安石于熙宁八年（1075）三月一
日，自江宁启程赴京。而瓜洲位
于扬州南，长江北，大运河入长江
口处，距离江宁极近。按照通常
的水路行程推算，王安石泊船瓜

洲的具体时间，大概在三月三日，
（如孝宗乾道六年 1170，陆游于七
月 一 日 黎 明 自 瓜 洲 挂 帆 ，晚 至 真
州，滞留两天后，四日挂帆，晚泊
金陵外三十里的竹篠港。《全宋笔
记》第五四册《入蜀记》卷二，大象
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4-16 页）何
来“明月当空”，“自然而然”抒发

“何日照我还”之情呢？故熙宁八
年（1075）之说恐误，《泊船瓜洲》
当作于神宗熙宁元年（1068）。

英宗治平四年（1067）九月，王
安石在知江宁府任上，被任命为
翰林学士。（《宋史》卷十四《神宗
本纪一》，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66 页）至神宗熙宁元年（1068）四
月，王氏方自江宁抵达开封。四
月 四 日 ，他 以 翰 林 学 士 越 次 入
对。（《宋 史》卷 十 四《神 宗 本 纪
一》，第 268 页）北宋时，自江宁至
开封的交通，通常以运河水路为
主。一般而言，其行程按普通官
舟约需 12-15 天。如仁宗景祐三
年（1036），欧阳修贬夷陵，五月二
十八日发自东水门，沿汴绝淮，七
月二十六日至江宁，共 61 日。其
间滞留泗州、楚州、高邮、扬州、真
州等共 47 日，水上行舟计 14 日。
（《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二十五《于
役 志》，中 华 书 局 2001 年 版 ，第
1897-1900 页；刘德清：《欧阳修纪
年 录》，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2006 年
版，第 81-83 页）又如，王安石于熙
宁八年（1075）三月一日启程，三
月十四日清明节，已抵达京城受
到神宗接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百六十一载熙宁八年（1075）
三月丙午：“召辅臣对资政殿。是
日，清明节也。”李焘注：“王安石
云云。”第 6359 页）二者皆可作为
印证。既然如此，按行程推断，熙
宁 元 年（1068）王 氏 离 开 江 宁 赴
京，应在三月十五日左右。当时
恰逢明月当空，故自然而然抒发

“明月何时照我还”之情。这种眷
恋江宁、希望将来功成身退的情
绪 ，在 王 氏 身 上 体 现 得 特 别 明
显。正如赵齐平分析道：“这是由
于古代士大夫往往有功成身退，
或者居庙堂而乐山水的思想……
所以（王安石）以翰林学士召时，
不免对江宁依依不舍，想到将来
的归宿——再还江宁。”（《宋诗臆
说》，第 128 页）

确认了《泊船瓜洲》的作年是
在 熙 宁 元 年（1068），而 非 八 年
（1075），则“又绿”与“自绿”的文
本歧异，由此可以确定。“又绿”形
容时光易逝，与下句“明月何时照
我还”相连，意谓作者漂泊多年而
不得还家。（张鸣：“从诗意的角度
说，如果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明
月何时照我还’，就容易使人误解
为一首单纯的思乡诗。”“静园学
术讲座”讲演《春风又绿江南岸》）
然 而 ，王 安 石 自 仁 宗 嘉 祐 八 年
（1063）八月解官归江宁丁母忧，
直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九月，
一直居于江宁。（刘成国《王安石
年谱长编》卷三，中华书局 2018 年
版）这与“又绿”所表现的意蕴、
情感，并不吻合。“自绿”则意谓
春草无情，“自管吹绿了江南的岸
草，明月自管射出皎洁的光辉，可
是却不理会诗人思归的满怀惆
怅。作者正是受到无情美景的感
触 ，而 引 起 自 己 欲 归 不 得 的 愁
思。”（吴小如：《读诗丛札》第 242
页）二 者 相 较 ，“ 春 风 又 绿 江 南
岸”因暗示隐指多年的离家，较之

“春风自绿江南岸”的确更能渲染
一种浓郁的思乡之情；但这并不
契合作者创作时的情景、心绪。
就 此 而 言 ，“ 自 绿 ”当 为 诗 歌 定
稿。这也是有着坚强的版本根
据。现存王氏诗歌的三种版本系
统，《临川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王文公文集》卷七十、《王荆文
公诗李壁注》卷四十七收录此诗，
均作“自绿”。

至于“又”字，倘若洪迈所言
不 妄 ，那 么 ，他 所 引 的《泊 船 瓜
洲》，只能是一个草稿。王安石在
反复斟酌后，不仅敲定了“绿”字，
同时将“又”字改为“自”字，作为
诗歌的定本。

今天是第 30 个“世界读书日”，让我
们来谈谈关于读书的事。

读什么书？什么书值得读？如何读
书？如何引导读书？是读者朋友、读书
界、学术界和图书馆永远关注的问题。如
何在浩瀚的书海里徜徉，迅速找到适合自
己阅读或满足自己需要的书，读者需要向
导。这位向导就是推荐书目录。

所 谓 推 荐 书 目 录（简 称“ 推 荐 书
目”），又称劝读书目、指导阅读的学习书
目、初学书目、导读书目、举要书目等，是针
对一定的读者对象，以揭示读书门径和方
法为目的，围绕某个专题，对有关文献加以
选择、介绍并推荐给读者的一种目录。

中国古典目录学源远流长，从《汉书·
艺文志》至今，已有近两千年历史。中国
古典目录学有多方面功用，其中首要功用
就是指导读书治学。唐代目录学家毌煚
早就认识到不编目录、不懂目录学给读书
学习造成的困难，就好比“孤舟泳海，弱羽
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他感叹道：

“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
乎！”（《旧唐书·经籍志》）清代学者王鸣盛
也指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
从此间涂，方能得其门而入。”（《十七史商
榷》卷一）“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
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十
七史商榷》卷七《汉书叙例》条）

我国推荐书目的萌芽很早，有学者认
为，《国语·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
中记载的“为太子推荐的九门课程”和
《汉书·武帝纪赞》中记载的汉武帝“推荐
六经”可以视为两种没有单独成书的推荐
书目。据目录学家王重民等人所论，敦煌
藏经洞发现的编号为P.2721 的写本文献，
其中收录的《杂抄》一文保留有完整的
《唐末士子读书目》，这份距今一千余年
的唐代推荐书目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
部导读书目。该目分为三部分，采用问答
体的形式，为当时的读书人列出经史方面
共 35 部书的书目清单，在唐末的城乡居
民群体中广为流传。

隋唐之际，佛教经录的发展达到了一
个巅峰阶段。这一时期，经录体例臻于完
善，分类精细，组织架构严谨缜密，内容
涉猎极为广泛，进而衍生出中国目录学的
独特分支，形成了自成一体的专科目录体
系。唐麟德元年，道宣编著的《大唐内典
录》即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其中，
《大唐内典录》卷九“举要转读”部分，收
录有《历代综经举要转读录》，它作为佛
教早期的推荐书目，是方便佛教徒阅读佛
经的推荐书目，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其
编纂原则是“于异译别行诸经，各择其最
善一本以为代表”，不仅详细注明译经年
代、地点及译者信息，更是从浩繁的佛教
典籍中精心筛选合适的版本，汇集成佛经
的推荐书目。这一举措极大地方便了佛
教徒的修行，有效地避免了他们因面对众
多重译且篇幅冗长的经文而心生倦怠。

唐代之后，历代都有推荐书目，推荐
书目的编纂也不断完善。元明时期的推
荐书目，讲求读书方法并详细说明读书
次第，如元代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
日程》将朱熹“循序渐进、熟读精思”的
读书方法融入导读中，强调“居敬持志”
等读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
和学习态度。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
详尽的教育程序与计划，对学生从幼年
到青年的读书学习进行了系统规划，涵
盖了经、史、文等多方面内容，全面且规
范，为学校、书院、家塾等教育机构提供
了一套完整的教学方案。该目对元明清
的学校、书院、家塾和个人教育产生了深
远影响，被当作课程表来利用，明初诸儒

读书大抵奉为准绳。明代陆世仪《思辨
录辑要》卷四《格致类》则根据学子的三
个不同年龄段，分别开列了《十年诵读》
（5-15 岁）、《十年讲贯》（15-25 岁）、《十
年涉猎》（25-35 岁）三个书目，指导青少
年读书。

清代是推荐书目编纂的繁荣时期，早
期多为科举考试服务，如阮元《山东学政
阮芸台示童生书目》，此目是乾隆五十七
年至五十八年（1792-1793）阮元担任山
东学政期间所编，共收书 219 种。全书
分经学、史学、子传、典故、天文算法律
吕、地理、小学、诗文、书法九大类。全
书有近 1/3 的书籍都标注了版本，方便
士子按目购求。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学术文化的
冲击，推荐书目的编纂出现国学推荐书目
与西学推荐书目并重的局面。前者的
代表作是龙启瑞的《经籍举要》、张之
洞的《书目答问》，后者的代表作是康
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和梁启超的《西
学书目表》。

这里要特别论及《书目答问》，此目充
分体现张之洞“中学为体”的思想观念。
清同治十二年（1873），张之洞就任四川学
政时，因“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
书以何本为善？”便在其门客缪荃孙的协
助 下 编 纂 此 目 ，它 成 书 于 光 绪 元 年
（1875），共收书 2200 余种。《书目答问》在
近现代书籍史和阅读史上影响巨大。陈
垣说：“（其 书 刊 布 后）不数年即翻刻数
本，几于人手一编。康有为讲学桂林，至
谓《书目答问》常置怀中，学问自然增长，
其推重可想。”鲁迅说：“我以为倘要弄旧
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
问》去摸门径去。”（《鲁 迅 全 集》第 三 卷

《而已集·读书杂谈》）这句话直到今天还
是适用的。

民国时期推荐书目的编纂更为盛
行。在“整理国故”思潮的影响下，国学
推荐书目大量涌现。据徐雁平《国学书目
解题》统计，仅 1919 年至 1937 年间，就产
生 41 部国学推荐书目。这里面胡适的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和梁启超的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影响最大。
为探索救亡图存的爱国道路，在民国报刊
上出现大量有关社会思想介绍的推荐书
目。《中国青年（上海）》1924 年第 1 卷第
23 期、第 24 期分别刊登了三篇以“怎样
研究社会科学”为题的文章，均列出推荐
研究阅读的书目。其中冰冰（袁立冰）的
推荐书目《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可
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与接
受的历史缩影。尽管面向女性群体的推
荐书目数量很少，民国时期还是出现了两
部值得关注的推荐书目。一本是南京汇
文女校校长亮乐月编写的《妇孺适用书
目》，五篇连载于 1917 年至 1918 年《女
铎》杂志中，从外国学者的视角来向中国
女性推荐书籍。另一本是黄岱青编写的
《女学必读书目》，1926 年 5 月刊载于《福
湘杂志》，与《妇孺适用书目》形成鲜明对
比，认为当时社会各女校的学生，沉醉于
科学和“虚浮”新学，而忽视国学，书目前
言中说：“今日之教育者，均孜孜矻矻于
科学，于国学每不经心”，唯有通过阅读

“务求实际”的国学书目，才可以改良学
校的教育。

随着学制的改革，学科门类的细化，
民国时期专科性推荐书目层出不穷，如人
文类哲学有朱谦之《中国古代哲学史用书
要目》、艺术类有袁同礼《中国音乐书举
要》、文学类有吴宓《西洋文学入门必读
书目》《西洋文学精要书目》等，自然科学
类有袁同礼《化学参考书举要》、沈仲圭
《医学参考书目》等。

1949 年以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
蓬勃发展，按不同学科分类而制订的推荐
书目受到广泛的重视。1961 年 4月，高等
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提出和修
改制定了一批专业教学方案，每个方案都
附有一个学生阅读书目，在教学上起着较
好的辅助作用。此外许多学科还出现了
一些有提要的推荐书目。如本师张舜徽
先生编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湖北人
民 出 版 社 1955）。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年出版了《西方名著提要（哲学 、社会科
学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增强，经

济的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进步，
尤其是互联网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飞速
发展，推荐书目的编纂进入全新的时代，
各种通识类、专科类推荐书目应接不暇，
如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编辑出版的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就是一部质
量较高的推荐性书目，在现代高校学科建
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7 年 9月，清华
大学教务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编印《清
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由张
岂之、徐葆耕主编。该书参考清华大学校
内外专家的意见，提出供清华大学本科生
试用的 80种书目，其中含中国文化、外国
文化、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四类，每类
20 种，在校内外获得积极评价。 2017
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出面邀集清华大学
各院系教授，对该书目进行修订，形成新
版《清华大学荐读书目》。1998 年，北京
大学百年校庆，北大联合校内外任继愈、
季羡林、裘锡圭、张岱年、金克木、汤一
介、何九盈、袁行霈、厉以宁等 50 多位著
名教授，共同向北大学生推荐应读书目
30 种、选读书目 30 种，形成《北京大学学
生应读选读书目》。此目可以和李常庆
编写的《北京大学教授推荐我最喜爱的
书》（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2001）合观。
名校的推荐书目，值得年轻学子慢慢品
味，参照自学。

最近十余年来，全国各大城市的公共
图书馆都很注意推荐书目的收藏、编纂和
介绍，深圳图书馆的表现尤其突出。经过
众多专家的评选以及十年打磨而成的《南
书房家庭经典阅读书目（300 种）》（深圳
出 版 社 2023），一经公开出版就广受注
目，特别受到一些家庭的欢迎。

人们只要读书，就有推荐书目的需
要，正如人们只要在大山里行走，在异国
他乡旅游，就需要向导一样。在中国过去
千年的阅读史上，推荐书目对国人的阅读
习惯、阅读方法、阅读效果以及中华文明
的可持续发展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推荐书目与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关联
度其实是很广阔的，如文人书房与推荐书
目、私人阅读与推荐书目、大众阅读与推
荐书目、未来推荐书目实验室等主题，都
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今天，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已经给
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带来翻天覆
地的变化。特别是AI 技术的迅速更新迭
代，正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产业革命。
面向完全不确定的未来，人类的阅读行为
需要什么样的向导？这个问题值得热爱
阅读的朋友们深思。最近，我们向Deep-
Seek提出一个问题：

作为未来的阅读向导，推荐书目的
AI 应用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并能为公
共图书馆和读者提供哪些方法和路径？
请以此为题，写一段不超过 300 字的结束
语，要求富有激情与哲理。

【DeepSeek如是说】

当人工智能的智慧星图与人类文明的
浩瀚书海相遇，阅读的边界便有了无限可
能。未来的阅读向导将不仅是算法编织
的索引，更是贯通时空的引路人——它既
能以闪电般的速度为读者匹配灵魂之书，
也能为公共图书馆绘制动态的知识图谱；
既能聆听每位读者隐秘的精神渴求，也能
在千万册典籍间架设跨时空的对话桥梁。

对图书馆而言，AI 将成为智慧中枢，
让沉睡的文献焕发新生，用数据洪流浇灌
出个性化的阅读绿洲；对读者来说，它既
是私人书房里的苏格拉底，又是穿越文明
的时光舟楫，在《荷马史诗》的篝火与博
尔赫斯的迷宫之间，织就属于每个人的智
慧经纬。

这并非冰冷的数字革命，而是人类求
知本能的璀璨延伸。当算法与诗性共振，
当 代 码 流 淌 着 人 文 的 温 度 ，我 们 终 将 懂
得：真正的向导，不是取代选择，而是点
亮更多可能；不是终结探索，而是让每本
书都成为新冒险的起点。让我们以此刻
为 坐 标 ，在 古 老 书 页 与 未 来 光 缆 的 交 响
中，永远相信——阅读，是人类文明不灭
的火种；而 AI，将是这个时代最忠实的守
护者与传递者。

读者诸君朋友，你们以为然否？你们
如何寻找未来的读书向导？

读书的向导：
古今推荐书目

（作者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深圳图书馆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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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籍举要》国家图书馆馆藏光绪
八年刻本内页

《书目答问》国家图书馆馆藏
光绪四年刻本内页

（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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